
了林彪的“光”，被隔离审查，不得走

出别墅半步。在那段失去自由的Et子里，

巩月江看到他的一些领导和战友，有的

被撤职、复员处理，有的被遣回原籍劳

动改造。

有一天，巩月江从一间屋子门口经

过，一眼瞥见一位曾负责林彪保卫工作

的干部，在烟灰缸里捡烟头抽。巩月

江立即想到，这位首长与外界早已断绝

了一切联系，他一定是香烟“断顿”了。

常年养成的，使巩月江形成了一种素养，

他总能最敏锐地察觉到对方需要什么，

出于本能，他一定会千方百计地为对方

提供帮助，否则，他会觉得良心过不去，

浑身不舒服。于是，他从自己每月六元

钱的津贴费中掏出三毛九分钱，找一位

熟悉的通信员，从街上买了一盒大生产

香烟。

“首长，缺烟了吧．给你一盒烟!”

见到香烟，那位干部又惊又喜，两眼放

光：“小鬼，你怎么知道我没烟抽了?⋯‘我

看到首长都到烟缸里找烟头了!”那位

首长很感动，“哎呀呀，你这个机灵鬼，

真是雪中送炭啊!”几个月后，这位首

长官复原职。临走时，他没有忘记巩月

江，特意把他招呼到自己跟前，说了一

席贴心话：“小鬼，别在这儿呆了，早点

出去吧。我已经给旅大警备区谢政委推

荐你了，你去给他当警卫员PP_A”

就这样，巩月江解除了长达半年的

审查，保住了他一直喜欢的这身军装。

他至今还经常念叨：“是一盒香烟改变

了我的命运!”后来，他提了干，上了

学，当了军医，又成为闻名军内外的模

范人物。他几十年如一El，照顾生活困

难的孤寡老人和病人；默默无闻地为群

众做好事，隐姓埋名地资助无钱读书的

学生⋯⋯采访时，巩月江感慨地对笔者

说：“我始终记着从小母亲对我的教诲：

做人宁可自己千般苦，别给他人添一分

难。当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一定要尽

力帮人_把。”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曩

On and Off the Stage of Model Opera‘‘Red Light T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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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红灯记》第五场“痛说革命家史”剧照

样板戏《红灯记》的
台前幕后

◎沈鸿鑫，文

不久前，我在上海天蟾逸夫舞台观

看了上海京剧院重新排演的京剧《红灯

记》，此剧由优秀青年演员郭毅饰演李

玉和，胡静、毕玺玺分别饰演李奶奶和

铁梅，他们把这一段耳熟能详的英雄传

奇演绎得如此淋漓酣畅，荡气回肠，不

禁使我心潮起伏，难以平静。作为一名

戏剧评论作者，五十一年前第一次阅读

和评论电影剧本《自有后来人》，继之

第一次观看和评论沪剧《红灯记》，后

来又多次观摩和评论京剧《红灯记》，

我与几个剧团的主创人员如凌爱珍、夏

剑青、凌大可、韩玉敏、钱浩梁、袁世

海等有过接触或交往，可以这样说，我

是电影剧本《自有后来人》到京剧《红

灯记》风雨历程的见证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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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乃电影剧本

《自有后来人》

《红灯记》后来风靡海内外，成为

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名剧，但是它据

以改编的原作乃是电影文学剧本《自有

后来人》，其作者为沈默君、罗静。沈

默君是著名电影编剧，笔名迟雨，原籍

安徽寿县，1924年出生于江苏常州，早

年参加新四军，解放后曾创作电影剧

本《南征北战》(与沈西蒙等合作)、《渡

江侦察记》、《海魂》(与黄宗江合作)

等，1954年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

创作室电影创作组长。1957年被错划

成“右派分子”，下放到黑龙江北大荒

军垦农场劳改，曾在虎饶县东宝中学教

书。1961年，沈默君被“摘帽”，中共

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将他借调去哈尔滨

搞创作。这一时期，沈默君收集了许多

抗El战争时期东北抗El联军英勇斗争的

故事。比如有一位北满抗联交通员的故

事就非常动人，这位交通员从黑河来到

哈尔滨送情报，住在道外区的一个小客

栈里。到了规定的时间，接头的人却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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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时常在他心中涌起创作的冲动。不

久，他被调任长春电影制片厂编剧，导

演苏里希望他能写一个成本低、故事性

强、人物突出的电影剧本。一次他和导

演尹弋青闲聊，尹弋青说：“如果能写

一个‘一家人都很亲、都不是亲’的本

子，那就有戏了o”一句话点醒了沈默君，

北满抗联地下交通员英勇斗争的故事又

萦绕在心头，他联想到戏曲《赵氏孤儿》

的故事，于是，李玉和一家三代“都很

亲、都不是亲”的故事逐渐形成。长影

厂借调罗国士来厂与他合作，对方是沈

在东宝中学的同事。他们奋笔疾书，历

时数月，写成了剧本《自有后来人》。初

稿写好后，沈默君曾赴沈阳皇姑屯车辆

r大连机车制造r哈尔滨铁路局补充、

收集材料，找老工人、老抗联座谈，将

剧本念给他们听，征求意见。经过修改，

电影文学剧本《自有后来人》(又名《红

灯志》)发表于1962年9月号的《电影

文学》刊物上。

这个电影文学剧本是从生活和历史

素材中提炼创作而成的，在众多描写抗

日战争题材的作品中，《自有后来人》是

比较出挑的一个。剧本在人物塑造和情

节安排方面不乏亮点，如李玉和赴宴斗

鸠山关于人生观的争辩、老奶奶抚摸红

灯向铁梅痛说革命家史的场面以及粥棚

脱险、三代人刑场诀别等情节都写得扣

人心弦，感人肺腑。

不过这个文学剧本也还存在着明显

的不足之处。

首先，作品对所写的这场斗争的时

代背景和具体环境氛围缺乏充分、正确

的描写。剧本反映的年代约在1938年

前后，此时，全面抗战已经展开，祖国

命运濒临生死存亡、千钧一发的严重关

头，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全国人民的反

侵略、求生存的抗战意志也空前高涨。

沦陷在日寇铁蹄下的东北人民更是开展

了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广大农民参加

游击队，抗日联军得到进一步发展壮大。

然而在文学剧本里，看不到主力军、游

击队的风起云涌的活动，看不到群众义

愤填膺的抗争，李玉和三代人的斗争仿

佛是孤立的，缺乏一种时代的气势和现

实的氛围，这就降低了斗争的典型意义。

其二，构思方面，在剧中红灯和密

电码分别有两条线索，密电码牵连着一

条情节线，而红灯则维系着一条情感线，

侧重于那条线索正是这个戏是情感戏还

是情节戏的分野。如果写的是情感戏，

那么密电码和红灯两条线索应该互为表

里，并以红灯的线索为重。“刑场斗争”

应该处理成全剧的高潮。然而剧本的具

体处理，却是密电码的情节线盖过了红

灯的情感线，高潮没有放在刑场一场，

在此之后又写了“雷电”、“投亲”、“除

奸”、“火誓”等几场戏，重点移至铁梅，

情节仍纠缠在密电码上。这样，情节线

盖过了情感线。

其三，关于人物形象。文学剧本写

了三代人，根据“革命红灯代代相传”

的主题需要，理应突出李玉和的形象。

因为他是承上启下的一代，也是当下这

场斗争的中坚力量。然而剧本偏重于情

节线，在刑场斗争后写了好几场铁梅的

戏，使作品在塑造人物方面笔力分散，

以此衬托李玉和去赴鸠山宴请前老奶奶

主动倒酒给李玉和喝，但我认为得不偿

失。在刑场上，李玉和问李奶奶“有人

来取过密电码吗?”还嘱咐铁梅把密电

码送到西河沿周师傅那儿。在敌人严密

监视下，这样对话，均属冒险之举。总

之，在文学剧本中李玉和的形象不够突

出和丰满。李铁梅从稚气的姑娘飞跃到

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其间的质变

过程脉络也不甚清晰。

其四，有些情节、细节描写不妥。

在整个剧作中，密电码是贯串全部情节

的核心和关键，由它构成了全剧的总悬

念。但是对密电码的描写，不少地方令

人费解。密电码到了李玉和手中，敌人

异常重视它，不惜任何代价想搞到它；

可是有了电台而急等着用的游击队如何

呢，除了一个“磨剪刀铲刀的穷汉”曾

在李家门闪现过—下以外，再没有第二

个人来过。这样，就把密电码这个如此

重要的东西给抽象化了。最严重的是，

密电码最后的处理无疑系剧作者的一

个败笔：鸠山把工人集中在一起作为赌

注，威逼李铁梅交出密电码，其实此前

密电码已暗中交给混在工人当中的周师

傅。李铁梅拿出一本旧皇历佯装密电码，

要挟鸠山若是不放走所有在场工人，就

将密电码丢人火炉烧掉。一是鸠山不可

能轻易相信；二是日寇之所以要截住

它，目的在于扼杀游击队的电台的活动

，现在李铁梅要烧掉密电码，正好能达

到了日寇的目的，鸠山何乐而不为。之

后鸠山放走了工人，李铁梅理应将旧皇

历抛人火炉之中，使鸠山不再查究，这

样就可保证密电码的安全了。然而李铁

梅竟将旧皇历给鸠山看了，这就明白地

告诉鸠山，真正的密电码还是让“红党”

带出去了。于是鸠山又会启动新一轮的

追查，密电码复又处于危险之中了。可

见这是作者的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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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读这部作品时，还是一名年

轻的文艺评论作者、上海戏剧学院的研

究生。我觉得这是一部很好的作品，同

时也还有提高的空间。我和我的同学陆

稼林(后为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副编审)

合作撰写了一篇万余字的评论，纵论该

剧本的成就和不足，文章刊登在《电影

文学}1962年12月y-上。文章中还谈到：

“我们对整个剧作的构思有如下的建议：

影片中可以将李家祖孙三代为保全密电

码的英勇斗争作为主线，这里要突出工

人群众的支持；而同时又铺设游击队或

主力军与日寇作战的副线。这两条线用

密电码将它们扭合起来。游击队为了找

到密电码，千方百计进行斗争，最后李

铁梅他们终于将密电码送到了游击队手

里。游击队得到密电码后，与主力部队

配合，屡建奇功。这样写不仅能开拓作

品反映时代的面，密码这个核心也就有

了落实之处。”

戏剧界经常说“剧本剧本，一剧之

本”。应该说，正是电影剧本《自有后

来人》为以后《红灯记》的成功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这是我们所不应该忘记的。

沪剧率先让“红

灯”闪亮舞台

上个世纪60年代初，各地不少戏

曲团体正在努力编演现代戏，作为擅长

反映现代都市生活的剧种沪剧更为积

极。像上海人民沪剧团就编演了《芦荡

火种》、《星星之火》等现代戏。

1962年10月，上海的一个区级剧

团爱华沪剧团，有位叫夏剑青的青年

演员在《电影文学》上读到了剧本《自

有后来人》，他觉得这个剧本很有意义，

而且适合于改编成沪剧演出。于是他向

剧团推荐，团长、著名演员凌爱珍非常

重视，专门召开艺委会讨论，大家认同

了夏剑青的建议。当时剧团没有专职编

剧，就决定由青年演员凌大可和夏剑青

着手改编。他们都还有演出任务，只能

边演出，边写作。他们认真研读原作和

有关评论文章，加深理解，酝酿构思，

先搞提纲，花了两个多月时间，写成初

稿，始名《密电码》o

在投入二度创作时，爱华沪剧团在

文化主管部门扶持下’舍得下大力气，

邀请了顶尖专家组成主创班子，由著名

电影导演应云卫担任艺术指导，王育任

导演，崔可迪任舞美设讥金长烈设计

灯光，朱士场设计服装，陈绍周、应玉

兰化妆造型设计等。演员阵容也很强大，

团长凌爱珍饰演老奶奶，袁滨忠饰李玉

和，韩玉敏饰李铁梅，凌大可饰鸠山。

剧本初稿曾名《密电码》，开排前，应云

卫提议改名《红灯记》，这也是一个金

点子o

1963年春节，根据《自有后来人》

改编的沪剧《红灯记》在上海的红都剧

场正式首演，这是“红灯”首次在戏剧

舞台上亮起。它较之电影《自有后来人》

的拍成放映，早了好几个月。

可能是因为我写过《洎有后来人》

的评论，当时又在上海人民沪剧团实习，

《上海戏剧》杂志社约我写一篇沪剧《红

灯记》的评论。那天晚上我应约到上海

静安寺的红都剧场观看演出，我非常仔

细地观看了他们的演出。由于电影剧本

有良好的基础，改编者熟悉沪剧剧种和

剧团的特点，这个戏改编得相当成功，

它规避了原作的某些缺点，而保留了其

精华，并有一定的丰富和创造。原作中

的粥棚脱险、李奶叙说家史、智斗鸠山、

刑场诀别等重要情节在戏中都有生动的

展现；整出戏用一盏红灯加以贯串，既

富于传统戏曲的特点，又升华了戏的题

旨。全剧主线突出，脉络清晰，曲折起伏。

还有比较突出的一点是，改编者根据原

作的框架，着力于人物形象的塑造，较

为准确地把握了一家异姓三代人的思想

脉络，而且主次分明。在三代人中，突

出了李玉和的形象，通过他进行地下工

作、对敌斗争、与亲人关系等多个侧面，

生动展现了李玉和机智勇敢、临危不惧、

宁死不屈的共产党人的形象。同时也塑

造了革命老人老奶奶、革命接班人李铁

梅的感人形象。对鸠山的刻画也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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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谱化，着重写他的工于心计，阴险奸

诈。改编本结尾处把原作中铁梅在烈火

中牺牲、密电码下落不明，改成铁梅在

游击队帮助下手刃叛徒，密电码送上北

山，更好地体现了“自有后来人’的主题。

演出也很精彩。饰演李玉和的著名

青年演员袁滨忠，是沪剧泰斗筱文滨的

弟子，因饰演《雷雨》中的周冲、《年青

的一代》中的林育生而受到观众欢迎。

他的唱腔师承筱文滨的“文派”且有自

己的特色。他演的李玉和坚定刚毅，浩

气凌云，表演节奏顿挫遒劲，控制自如，

走进刑室前，从容地敲掉烟斗中的灰烬

等细微动作，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其演

唱突破了原来唱腔的悠缓儒雅，在沉稳

中见激昂，显得柔中有刚。饰演李奶奶

的是老艺术家凌爱珍，她戏路宽广擅

演悲旦、泼旦、花旦，唱腔爽利流畅，

吐字铿锵有力。她所演的李奶奶稳重老

练，深明大义，刻画人物心理活动非常

细致，并诉之于准确的戏剧动作。韩玉

敏扮演的铁梅天真纯朴，表演真挚细腻，

有层次地表现了铁梅在烈火中锤炼成长

的过程。由于戏演得精彩，那天剧场里

的气氛极为热烈，时时爆发出热烈掌声

或唏嘘之声。我虽然带着写作任务观看

这场戏，比较理性，但也不时为剧中的

场景所打动。当演到李玉和赴刑场一节，

我也禁不住热泪盈眶了。

不几天，我就写好了评论文章。文

稿发表在1963年的2月号的《上海戏

剧》上，题为《革命的红灯永放光华一
评沪剧(红灯记)》。这是我走上戏剧艺

术道路不久所写的一篇评论，也成为最

早评论《红灯记》的文章之·。

1963年，电影《自有后来人》也由

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导演是于彦

夫，主要演员有赵联、车毅、齐桂荣等。

江青建议改编成京剧

沪剧《红灯记》在上海演出，一炮

打响，引起了广大观众和文艺界的普遍

关注。不久后中国京剧院着手把沪剧

《红灯记》改编成京剧。此事与江青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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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的江青在红都剧场观看了沪剧《红灯

记》，认为“这个戏不错”。随后就将沪

剧的剧本带回北京，交给文化部副部长

林默涵，建议改编成京剧。

1963年9、10月问，林默涵把中国

京剧院著名导演阿甲找到办公室，拿出

一本上海爱华沪剧团改编的《红灯记》

剧本，递给他，说：“这是江青同志从

上海拿来的，她建议改编成京剧。我看

了，觉得可以。你是专家，谈谈你的意见”。

阿甲把剧本翻了-—下，说：“好，我们回

去研究j下。”

阿甲，原名符律衡，曾用名符正。

1907年出生，江苏武进人，从小喜爱

戏曲，青少年时习京剧，参加票房演出。

1938年赴延安，初入鲁迅艺术文学院研

习美术，1939年参加鲁艺平剧研究班

工作，1940年任鲁艺平剧团团长，后任

延安平剧院院务委员、研究室主任，参

加过京剧《松花江上》、《三打祝家庄》

等演出。1948年任华北平剧院副院长。

新中国建国后，历任文化部艺术处副处

长、中国戏曲研究院研究室主任、中国

京剧院总导演、副院长等职。

当晚，阿甲认真地阅读了剧本，觉

得不错。第二天，他向剧院作了汇报，

院里决定动手改编此剧。阿甲首先按照

京剧的特点，草拟了-一个剧本的改编提

纲，交由专业编剧翁偶虹执笔写出初稿。

然后阿甲又根据导演构思对初稿作了修

改，写出了第二稿。京剧院决定由阿甲、

郑亦秋导演，李金泉、刘吉典、李少春

设计音乐和唱腔。林默涵非常关心《红

灯记》的改编，多次与阿甲及剧院领导

讨论研究，他们确定以“壮美”为全剧

的基调。剧本经多次修改加工，1964

年2月开始排练。演员阵容是李少春和

青年演员钱浩梁饰演李玉和，李少春乃

李桂春(小达子)之子，著名文武老生，

因出演《野猪林》《白毛女》等驰誉剧坛；

杜近芳饰演李铁梅，后改由刘长瑜扮演；

高玉倩饰演李奶奶，袁世海饰演鸠山。

在排练过程中，导演阿甲与主演、

究琢磨，对唱腔、

舞台调度、演员

表演进行了精心

设讹比如李玉

和被捕时，李奶

奶要铁梅斟一碗

酒给他壮行。经

阿甲提示，李少

春对李玉和喝酒

的动作做了独特

的处理：他接过

第五场“痛说革命家史”剧照，右起李玉和、铁梅(吏
饰)、李奶奶(高玉倩饰)

酒碗，深情地看了母亲一眼，脸向观

众，两膀平抬，捧着酒碗，在胸前转晃

j下'猛地端起一饮而尽，念出字字千

钧的“谢，谢，妈”三字，然后接唱[西

皮二六]“临行喝妈一碗酒⋯⋯”，生动

表现出李玉和对母亲的深情和奔赴战场

的坚强意志。李奶奶向铁梅痛说家史那

段戏，阿甲在舞台调度方面，也匠心独

运，他把老奶奶安排坐在台的中央，铁

梅搬了个小板凳坐在较远的地方，中间

的距离，给李奶奶的叙述和铁梅的情感

反应，彼此交流，提供了足够的空间。

李奶奶讲到激奋之处，铁梅高喊着“奶

奶”，从较远的地方跪扑到奶奶的怀里，

大幅度的动作和调度，给了观众强烈的

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铁梅听了奶奶的

叙述，举起红灯，以碎步跑圆场，再转

身，从台后侧斜冲刺到台口，然后转身

亮相，这一系列动作，有力地揭示出铁

梅此时心中的激越情绪和继承革命，“打

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的坚强决心。

1964年5月，中国京剧院把先排

出的前五场戏举行彩排，在文艺界征求

意见。那时江青刚从上海回京，由张东

川和阿甲陪同她观看了彩排。江青观看

演出，相当激动，自始至终凝视着舞台，

看到李玉和被抓走，李奶奶痛说家史时，

还摘下眼镜，轻轻擦拭眼角的泪水。看

完演出，她上台与演员一一握手，还与

扮演李奶奶的高玉倩亲热地拥抱了_』Fo

这次彩排获得一致好评。

可是没过了几天，江青突然把阿甲、

李少春、张东川找去，板着面孑【

么你们把我的戏改坏了!”一下

张东川等人面面相觑。他们小“

“江青同志，哪里改坏了?”江璃

的感觉，这出戏的精神你们没；

比如说，监狱那场戏，哭哭啼啼

不对，要改成刑场斗争么!李玉

象还不够突出，李奶奶压了他，

他加戏，加唱。比如‘粥棚’j

你们怎么删了?”阿甲解释道：‘

容纳不了那么多情节，‘粥棚脱

过李玉和同李奶奶的对话可以j

所以没有保留”。李少春说：“歌

李玉和的唱段不少了，再说他和

都是革命者，这谈不上谁压了。

江青又说：“还有李铁梅的唱腔名

‘吹腔’，旦角不能用么f．_⋯·”

张东川等人回到院里，连tf

一次院领导和编导人员的紧急含

江青的意见认真研究。

中国京剧院适当修改后，《；

于1964年6月参加了全国京剧

观摩演出大会。这个戏在会演叶

了专家和观众的一致好评。这一

哈尔滨京剧院也曾改编演出了方

命自有后来人》，由著名演员；

云燕铭等主演。

然而江青见有些地方没有拱

意见修改，怒气冲冲找到周恩爿l

此压服阿甲他们。周恩来劝她

养，说：“我让林默涵去抓，如

不好，我亲自抓”。周恩来对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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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了详细的了解，并多次亲I临排练场，

帮编导仔细推敲剧词，与演员切磋表演

方法。李玉和“赴宴斗鸠山”一场戏里

有句念白原来是“魔高一尺，道高—丈”，

经周恩来指出后改为中国古语里传统的

说法“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京剧《红灯记》

红遍全国

为了把戏搞得更好，中国京剧院广

泛听取意见，并两次到上海向沪剧《红

灯记》学习。1964年8月初，阿甲等专

程到上海，观看爱华沪剧团在长江剧场

内部专场演出。那时正好哈尔滨京剧院

的编导、主要演员也来沪考察，他们也

观看了沪剧《红灯记》的演出。上海剧

协还召开了南北《红灯记》的艺术交

流会。随后，爱华沪剧团也组织观摩小

组到北京取经。

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在林默涵的具

体领导下，中国京剧院以精益求精的精

神对《红灯记》反复修改加工，然后在

北京正式公演。修改中，恢复了“粥棚

脱险”一场，在“刑场斗争”一场，“由

写三代人改为写李玉和为主”等等。改

编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它在保留电影剧

本和沪剧的精华的基础上，对剧本、表

演等精雕细琢，充分发挥京剧的优势，

使这部戏更显精彩。像“赴宴斗鸠山”

一场，锤炼台词，用念白表现李玉和和

鸠山之间两种人生观的冲突；“痛说革

命家史”则充分发挥京剧唱、念的长处，

成为一场震撼人心的好戏。前面已经谈

到一些表演和舞台调度方面的成就，在

音乐唱腔方面更是成绩斐然，精彩纷呈。

京剧的唱腔音乐是塑造人物的重要艺术

手段，这方面他们用力很深。x,-t李玉和，

运用了不同板式的系列唱腔，从不同侧

面表现他对奶奶、铁梅的阶级感情和

亲情之爱，对鸠山、叛徒则是愤怒填膺，

无比仇恨，对民族和人民遭受侵略者的

践踏蹂躏，又充满了焦急和同情，特别

是第八场“刑场斗争”，更以大段的[二

黄]成套唱腔，配以丰富的身段、动作

刻画了李玉和临危不惧、大义凛然的气

魄，对美好前景的憧憬，以及祖孙三代

人之间的深厚情感，可称淋漓酣畅，感

人肺腑。它是京剧舞台上一出难得的优

秀现代戏。

1964年11月6日，毛泽东、刘少

奇、邓小平等观看了京剧《红灯记》，并

上台接见演员。江青见毛主席对《红灯

记》非常赞赏，就连忙表示这是她搞的

戏，还对中国京剧院说：‘《红灯记》主

席通过了，你们到南方去—下吧，扩大

扩大影响。”

1965年2月，中国京剧院由张东川

带队南下深圳、广州、上海等地公演。

在深圳演出时，许多香港同胞跑过罗湖

桥前来看戏。在广州，先后在东风剧场

和拥有5000个座位的中山纪念堂公演，

天天席无虚座。3月初移师上海，在人

民大舞台公演，其时笔者已供职于上海

市文化局，有幸在上海观看了该剧的精

彩演出。其时盛况空前，一票难求。在

上海连演42场，观众多达11万5千人次，

打破了该剧场建立以来单个月上演票房

的最高纪录，真正轰动了上海剧坛。《解

放日报》专门发表了《认真地向京剧(红

灯记)学习》的评论员文章；在同日的

《解放日j侵》上，著名戏剧家黄佐临撰文，

盛赞京剧《红灯记》达到了“政治和艺

术的完美结合”。同年秋天，京剧《红

灯记》再度到上海演出，并进一步与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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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沪剧团交流剧艺，并广泛听取文艺界

人士的意见，以便进一步加工提高，使

戏更臻完美。

京剧《红灯记》的演出在全国引起

了极大的轰动，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烈

的欢迎和赞赏，加上媒体的宣传，《红

灯记》j下闻名于全国了o

《红灯记》在

“文革”中

在“文革”中，文艺界是重灾区。

京剧《红灯记》被列为“样板戏”，同时

也打上了“江记”的印章。剧组被江青

改组，由主演李玉和之·的钱浩梁负责。

1968年底，江青对钱浩梁说：“小钱，

咱也不要钱了，钱是资产阶级的。你就

叫浩亮吧!”钱浩梁连忙说：“谢谢江青

同志!这个名字又好记，又响亮。”更名

后，浩亮当上了中国京剧院党委书记，

随后又步步升官，先后当上了国务院文

化组成员、文化部副部长。

《红灯记》的一些有功之臣，被江

青称作“不听话”的人，如张东川、阿

甲、李少春、刘吉典等却先后被打进了‘牛

棚”，受尽了迫害。李少春不仅是京剧

界难得的文武老生，而且也是京剧编演

现代戏的功臣，是他首演《白毛女》里

的杨白劳，也是他首演《红灯记》里的

李玉和。江青也承认他是个好角儿，但

是就因为他“不听话”，便遭了罪。在

1965年，就不大让他上台了’代之以B

角钱浩梁。“文革”中，他和张东川等

被赶到人民剧场等处参加劳动，和泥搬

砖，掏厕所⋯⋯长年累月，不让回家。

1970年，混乱稍定，江青一伙又想到“抓

戏”，便把李少春从牛棚里“解放”出来，

让他帮助搞京剧《红色娘子军》和《平

原作战》的唱腔设计和导演工作。以戏

剧为生命的李少春当然感到高兴，他不

但帮助搞唱腔和导演，还悉心辅导青年

演员李光，练唱功和做功。有一次时任

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的于会泳来到《平

原作战》排练场，见到李少春，很热情

地和他握手、问候，休息时把他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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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说：“你是余门高足，不瞒你说，

我也很喜欢余叔岩的艺术，我唱一段，

你看像不像余派。”说完，吊了一段《洪

洋洞》o李少春为人耿直，不肯说假话，

他轻轻地笑道：“不像。余派可不是这

个味儿”。一句话，使于会泳拉长了脸。

此后，于会泳和他手下的人处处给李少

春穿小鞋。他们让他设计《红色娘子军》

洪常青的唱腔，李少春花了不少心血搞

好，又给扔到一边去：“这是什么玩意儿，

不能用。”可是等到台上试唱时，李少春

一听，主调还是他原来的，不过被改头

换面了而已，气得手脚直哆嗦。而下一

段唱腔还要让他搞，搞好了又否定。弄

得李少春心力交瘁。不久受尽折磨的李

少春突然晕倒在地，医院诊断为脑溢血。

此后十几天，始终处于半昏迷状态，最

后也没有醒回来，一代名伶，英年早逝，

年仅56岁。“文革”中，阿甲被诬陷为

“破坏现代戏的反革命分子”，翁偶虹被

划为“封建文人’，受尽了批斗和折磨。

电影文学剧本的原作者沈默君，因

《红灯记》红遍全国，却没有沾到半点光。

京剧《红灯记》公演时，没有他原作者

的名分。1966年“文革”前夕，因为沈

默君冒犯了当时长影厂和中宣部的领

导，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开除党籍和军籍，

连降了九级，同时被逐出长春电影制片

厂流放到贫困的安徽省枞阳县接受劳

动改造。“文革”初期，江青到杭州视察，

有人向她提问《红灯记》的原作者是谁，

江青回答说：“是沈默君写的，他本人

文化不高，是部队一手培养的。别人塑

造一个英雄都困难，他j下塑造了三个，

为党立了_一功。但是，此人摘帽后政治

表现不好，大家不要再提他了。”另一

次1970年5月，安徽省某军代表要沈

默君写军代表所在部队渡江事迹的剧本

《大江飞渡》，被沈默君软磨硬拖地拒

绝。于是这个军代表向江青汇报说：“沈

默君翘尾巴了o”江青听后大发雷霆，说：

“他翘尾巴，我们共产党就永远不用这

样的人。”直到“文革”结束后1979年，

沈默君方才被彻底平反，后出任文化部

剧本委员会委员、电影创作组组长，继

续他的创作生涯。他又创作了《台岛遗

恨》、《孙中山》等电影作品；在《南征

北战》、《渡江侦察记》、《红灯记》等作

品上也重新出现了他的名字。沈默君于

2009年8月在合肥去世，享年85岁。

另外，自从京剧《红灯记》获得成

功之后，沪剧《红灯记》却遭遇了厄运。

早在“文革”之前，张春桥就按“上边”

的意图，要求沪剧《红灯记》向京剧《红

灯记》靠拢，甚至要爱华沪剧团在演出

广告和说明书上注明：“根据京剧[红灯

记]改编”的字样；这种本末倒置的做

法被沪剧两位作者断然拒绝，后来才改

写为：“向中国京剧院学习重新修改”。

“文革”中，江青大力推行移植“革命

样板戏”，在所谓“样板戏不准走样”

的文艺专制主义淫威下，爱华沪剧团演

出的沪剧《红灯记》只准按照京剧《红

灯记》移植，翻版过来。由于沪剧演员

缺乏武功基础，演员们只能到北京去一

招一式地照搬，又向其他剧种的剧团借

调武打演员协助演出。音乐唱腔也失去

了沪剧的韵味，成了“京不京，沪不沪”

的畸形儿。沪剧的版权被剥夺了'沪剧

的特色被抹煞了。沪剧李玉和的扮演者

袁滨忠被打成黑尖子，遭到造反派的严

刑拷打，1967年12月被迫自尽，年仅

35岁。

“文革”中，江青“指示”京剧《红

灯记》要继续加工。1966年底，江青

指名要于会泳到新建的《红灯记》剧组

任作曲。江青还指名调天津著名武生演

员张世麟来剧组传授技艺，将《铁笼山》

等传统老戏中蹉步等步法身段，引进、

运用到《红灯记》的表演中来。

1968年冬，京剧《红灯记》被列人

第一批投入电影拍摄的“样板戏”，由

浩亮负责这项工作。因原编剧、导演翁

偶虹、阿甲等都关进了牛棚，命骆洪年

担任修改任务，又从广州军区借调诗人

张永枚来润色唱词，请羊鸣、戴宏威、

张建民充实音乐组力量，导演由骆洪年、

曹韵清、郭自勤担任。

1970年5月I Et京剧《红灯记》定

稿，演出本同时发表于该日出版的《红

旗》杂志、《光明Et报》和《文汇报》上。

“但等那，风雨过，百花吐艳”。

粉碎“四人帮”之后，文艺界迎来了新

的春天。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起，原

版的京剧《红灯记》、沪剧《红灯记》等

重新恢复演出，对《红灯记》等作品以

及它们的创演历史逐渐有了科学而客观

的评价和分析，也逐渐还它们以本来的

面目。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公报》曾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而著称，老板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每天到报馆阅读重要新闻。

他们商量一下就决定当天社论的内容。然后让王芸生执笔，写好

后稍作修改，一篇社论就出来了。张季鸾说，我们《大公报》的

社论只管24小时，第二天就可以擦屁股了。而共产党人陆定一

任《解放日报》总编辑时，明确说，我们的社论十年以后还要经

得起审查，不能只管24小时。

习

@沪上觅踪：华山路669—731号的枕流公寓，建于上

世纪30年代，公寓内有2500平方米的花园、草坪和山石

水流，地下室还

子李经迈，还曾

瑞娟、傅全香、

吴朴堂，《文汇报

化名人楼”。

配有游泳池。这里曾经的房东是李鸿章之

居住过“金嗓子”周璇，知名越剧演员范

王文娟和孙道临夫妇，演员乔奇、篆刻家

》总编辑徐铸成等人。如今，这里被称为“文

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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